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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於北京市區的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 34層大樓里，乘坐臨時電梯上升，人們可以看到中國首都的驚人變化。這座在建的標誌性建築是中央電視臺的新總部，矗立在林立的摩天大樓之中，占地面積幾乎與美國五角大樓相當。該建築由兩幢快要碰到一起的傾斜塔樓組成，兩者由一條鋼和玻璃結構的通道相連，是大膽建築構思與工程實力的結合，令人驚歎。
我上次到北京是在1999年。如今，感覺這座首都城市就像一隻破繭而出的蝴蝶，有點兒像柏林牆剛剛倒塌之後的柏林。區別在於，奧運會前夕的北京，正在用驚人的效率抹掉過往的痕跡，使嶄新的絢麗景象展示著誘人的前景，而非某種既定的現實。
中國的經濟增長奇跡無法廻避。中國低成本製造業的崛起為世人所熟知，但污染問題也隨之產生，大城市中令人窒息的交通便是明證。然而，更為重要的是服務業的爆炸式增長。
兩年前，由於意識到經濟增長向製造業嚴重傾斜，中國政府下令，深化國民經濟中發展迅速的服務業。國民生產總值(GDP)因此增長近17%——這一巨大增幅得益於從中央計劃經濟向重要性日益提高（雖然仍嚴重割裂）的私營部門的轉變。
銀行業體系的發展說明瞭這種變化的規模。在1999年，當時人們談論的都是不良貸款和管理負債累累的國有企業。如今，中國積累的外匯儲備已幫助重組了國有企業，其中許多已經上市或正在考慮上市。
活躍的中國建設銀行(CCB)行長郭樹清概括了這種普遍存在的自信情緒：「健全的公司治理，是將一個半官僚機構轉型為一家以客戶為基礎的銀行最為簡單的途徑。」他談到了年度股東大會、董事會，以及與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與美國銀行的戰略合作為建行帶來了信用卡管理及其它財富管理業務方面的新技能。
誠然，同樣在這些能言善辯的銀行家中，一些人過去曾被捲入經濟或者政治方面的麻煩。但西方公司高管稱，目前中國銀行業的基礎看起來更加穩固，儘管股市顯然感覺像是一個泡沫。中國銀行業謹慎地走向開放，要歸功於北京當局，特別是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他已經盡可能地快了，我們可以接受，」一位駐上海的西方銀行業高管表示。
過去10年中另一劇變是自有房產的興起。1999年，在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推動下，中國各城市才剛剛開始將存量住房私有化。在多數城市中，人們可以根據為國有單位服務的年限，折價購買這些最初由單位提供給他們的住房。服務年限越長，折價越多——這是一種在政治上頗為合理的理念，但在經濟上似乎毫無道理，因為住房是低流動性資產。
如今，放寬住房購買規定似乎便是受此啟發。在中國，這些新規定啟動了抵押貸款進程，使普通居民將手中的房屋變為主要抵押品，進而為其他大額採購提供融資。它還促進了社會的流動性，為人們提供了購買北京新建住宅的資金。這進而吸引了大量人群湧入。僅在北京，在近2000萬總人口中，外來工人的數量可能就高達400萬人。
這些城市新增人口不僅僅是那些農民轉變成的建築工人，每天清晨向最近建築工地跋涉；他們之中還有在房地產、商業諮詢和軟體業等發展迅速的行業中工作的白領。由此導致的人口流動性上升，是過去10年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特徵之一。
我此次重返中國發現的另一個令人驚訝的方面是，中國人自己似乎並不像華盛頓所描述的那樣墨守陳規。在外交部的一次午宴中，官員們非常謹慎，避免談論「第二個超級大國」。相反，他們將話題轉回到一個政府反復申明的說法，即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對緬甸和辛巴威的專制政權採取不干預的態度。
正如一位西方外交官所言：「那種認為中國領導人每天早上醒來首先想到的就是主宰世界的觀點，根本不成立。如果說他們早上醒來時會擔心什麼的話，那就是如何處理100個不同的國內問題。」
歸根結底，21世紀的中國是一篇充滿諸多矛盾的記敍文。
中國共產黨接受了市場經濟；而中國這個超級新興經濟大國作為全球體系中的一個利益相關者，對於擔負起更大的責任還有些猶豫。
再來看看工業重鎮重慶一些反復出現的景象。這是一座擁有超現代化機場和保時捷經銷店的城市，但街頭卻有雞在閒逛。但遊客的感覺是，進步即使不是不可避免，也是無法回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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